
李
傻
傻
的
成
熟
和
。
信
建
立

在
跋
红
典
著
作
的
广
泛
阅
读
之
上

。

他
是
在
更
严
肃
的
状
态
下
写
作

。

不
论
题
材
的
选
择
还
是
讲
述
的
方
注

，

他
的
故
事
都
超
越
了

他
的
年
龄

。

这
一

点
难
能
可
贵

。

他
的
故
事
县
有
鲜
明
的
个
人
特
鱼

！

充
溢
着
张
力

、

迷
惑
和
玄
机

。

故
事
从
始
至

终
在
他
的
熟
练
掌
控
之
下

，

生
生
不
息
绵
延
不
绝

。

情

节
在
涌
动
的
节
奏
中
生
成

、

变
幻

、

展
开

，

最
终
消
解

。

他
的
文
字
充
满
弹
性

，

永
远
带
着
暗
示
意
昧

。

读
者
对
于

二
切
有
条
不
紊
地
进
行
着
的
惰
节

亘
有
强
烈
的
预

感
，

带
有
莫
名
的
期
待

。

也
许
这
寸
是
李
傻
傻
小
说
的
独
特
之
处

，

也
是
鳖
力
所
在

。

马

原

?H
Wei

W

挛1皇（皇 ＠ 著

老师批改作业时常用的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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罕
」严一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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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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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立

-�D

早

他帮我打开水 ， 挤开人群 ， 扔垃圾 。 像
一

匹小马 。 什么也

不需要千的 时候他说 ， 四年前 ， 他第
一

次坐火车 ， 就是在这

节车厢 。

在进这节车厢 、 遇到他 、 和他屁股贴着屁股之前 ， 我经

过了候车室 。 候车室里有两股气味 ，

一

是煮 白菜的气味 ， 另

一是炖萝 卜 的气味 ， 总之是熬蔬菜的气味 。 墙边吊着几台 电

视 ， 但是都没有放 。 几个新疆人跑丢 了 白 帽于 ， 大声叫着 ， 别

关门 ， 别关门 。 穿制服的女人恼怒地放 厂钥匙 。 我跟着他们

一

伙 ， 拉开大铁门 ， 侧身钻过门缝 ， 冲 向站台 。 5 车厢
～

般说 ，

就在地道的 出 口 。

我个于不高 。 车厢过道里吵吵嚷嚷 ， 全是人 ， 在塞行李 。

找伙伴 ， 摇摇晃晃 ， 就像
一

团滑腻的泥 巴 。 我这么说 ， 意味着

火车上的空气就如
一

池肥沃的液体 ， 也意味着我是
一

条鲫

鱼 ， 在池泥中钻 。 除了感觉到闷热 ， 还感觉到氧气不足 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5 车厢 37 号 己经坐 了人 了 。 我掏出票 ， 不错 ， 是 三 车厢 ，

也是 37 号 。 我问他 ， 请问这是你的座位吗 ？ 他抬起头来反 问

我 ， 你是儿车厢的 ？ 伴随他的声音 ， 他黝黑的脸 ＿L出现
～

种

表情 ： 眉毛 上扬 ， 眼睛睁大 ， 眼角几条闪 电形状的血丝 ， 额 人

_L突然隆起粗壮的皱纹 。

不好意思 ， 这座位是我的 ， 请你让给我坐吧 。 我把票给

他看 ， 他不看 ， 只是仰头看我 ， 眼光好像很无辜 ， 其实十分狡

猾 。 这种人最讨厌了 。

车厢尽头培上紧贴 张发黄的招贴画 。

－

个警察 ， 别着

手枪 ， 对全车厢 的乘客敬礼 ， 心脏的位置被挂破 了
一

个洞 。

文宇说明是 ：

“

警民同心 ， 打击犯罪 ！
”

。 四个人挤在：三个人的

座位上 ， 我的胸 曰 在淌汗 。 车厢里到处是淌汗的女人 。 据说

南下的火车 ， 就是这样拥挤 。 空气发出 吱吱吱的 叫 声 ， 过道

里堆着行李和人 。 有的入坐在行李匕 ， 有的人护着行李 。 带

小孩的 ， 就把小孩放在座位靠背上坐着 ， 小孩的脚穿着鞋 ，

小孩的脚
一

晃
一

晃的 ， 座位上的乘客用讨厌的表情侧与躲

避着他 。

也许你没有坐过南下的火车 ， 不知道究竟有多拥挤 。 妇

女把胸脯放出来 ， 用手背把前面的人推
一

推 ， 挪出
一

点 空

间 ， 把乳头塞进哭闹 的婴儿的小嘴 。 奶孩子的乳房 ， 乳晕黑

乎乎的 ， 肿胀得从根部到顶端
一

直凸 出青色的血管 。 这种乳

房真的不漂亮 ， 司 是 ， 前后左右都是人 ， 胸脯贴着脊背 ， 胳膊

缠着胳膊 ， 没有人能扭过头去 。 除非你闭上眼睛 ， 不然就会

看到那颗硕大 、 低垂 、 肿胀 、 乌 黑 、 静脉暴凸 的乳房 。 据说南

下的火车 ， 总是这么拥挤 。

乘务员把货车推过来 ， 把餐车推过来 ， 压着屁股和大



腿 ， 挤压扭 曲剩余的微小空隙 。 车子开辟的路径后面 ， 跟随

着长长的队伍 ， 他们基本上是借机上厕所的人士 。 他们 己经

憋 了很久了 。 如果有个别突然来了 月 经 ， 轴稠 、 湿热 ， 那种难

受的程度 ， 会令她后悔 自 己 己经不是个婴儿 。

婴儿在妈妈大腿上躺着 。 奶完之后 ， 她仍然哇哇地哭 。

妈妈于是知道她不是要吃奶 ， 而是要撒尿 了 。 她看到通柱厕

所的路途遥远 ， 人群就像原始森林
～

样可
。｝已 她抱起小孩的

屁股 ， 用那个习俗的姿势 ， 在座位上让她尿开了 。 这至少说

明 ， 她可 以随地小便 ， 看着她的小逼我希望在火车L月 经的

时候 ， 我也是个婴儿⋯⋯

一些肥胖的人 ， 鼻子是酒糟的 。 他们在打哈欠 、 接电话

的时候 ， 嘴里喷 出 的酒气 ， 像天L派来 的雨 ， 台 土领导喷溅

的 口 水 ， 躲也躲不开 。

旁边的这个人还好 。 他不大说话 ， 精神很好 ， 不打哈欠 。

有时膘过来
一

个细长的眼神 。 我知道他偷看我的领 曰 。 车到

临撞站的时候 ， 他开始剥橘于吃 。 他把桔皮剥成花瓣的形

状 ， 放进一个红色的塑料袋 。 接着他把橘于
～

分两半 。 橙色

的橘 肉扯着 臼色的细丝 。 那时阳光刚好移到 了他的手L 。 他

的手指瘦削细长 ， 指背L的细纹密致 ， 显示这是
一

双经常活

动的双手 ，

一

双可能熟悉女人身体的手 。 突然 ， 他把左手从

阳光中抽出 。 抽 出 的 目 的是为 了递给我
一

半橘于 。

别人摸过的东西 ， 让我直接入 曰 ， 我有点犹豫 。 但他细

长的眼睛可 以说很清澈 ， 也可 以说很真诚 。 他刚才 占 了我的

位于 ，

一

直擦着我的裤于 ， 磨着我的大腿 ， 现在则让我吃他

的橘于 ， 我有点反感 ， 害怕他是个二流于 。 等他
一

口 把半个

橘子全吃下去 ， 我才
一

瓣
一

瓣慢慢剥开 。 橘子带着南方雨水



的甘甜 ， 汁液丰富 。

“

二流子
’

腺我弟弟差不多大 。 我弟弟 己

经死了 。

你在哪儿下车 ？ 我主动 问他 。

长沙 。 你呢 ？

比你远 。 我不想告诉他我的一

生 。

那我们可 以一直同路到长沙 。

是呀 ， 你是口家吗 ？

车过憧关的时候 ， 我们 己经说了很多话 。 他也不那么害

羞了 。 甚至有
～点多嘴 。 他说话的时候 ， 细长的眼睛看着橘

子 。 橘子纯粹剥给我吃 ， 手法姻熟 ， 让我想起那些 ， 那些憋住

呼吸专心刺激女性的舒适 、 温暖的男性朋友 。 我喜欢那种互

相尊重的满足 。

他说他老家全是橘子 。 但过了
一

会儿 ， 他又说 ， 其实他

从来没有回过老家 ， 只知道 ， 在沉水边 ， 出产橘于和抽于

⋯⋯我去过那里 ， 也可以说刚从那里回来 。 我辞掉鬼都能闷

死的编辑工作 以后 ， 没事可干 ， 到处游荡 ， 第
～

站就是那边 。

那里的 山 水普普通通 ， 风土人倩也止于古朴 ， 不过尔尔 ， 但

是男人真的不错 ， 属于刚烈且温柔的优秀人种 。

他说 ， 那边的河很宽 ， 没有桥 ， 车和人畜都靠
“

缆船
”

过

河 。 这我知道 。 过渠河就这样过的 。 在两岸牵
一

条手臂粗的

钢绳 。 绳子上系
一

条大船 。 船两头用另外的钢绳连接两岸 。

两岸各有使用 电能的机器 。 有车过河 ， 先停到船上 ， 然后启

动对岸的机器 ， 慢慢把船拉过去 。 再过来 ， 也是
一

样 。 坐在车

里的人 ， 会以为车子停 了 ， 可是走出来
一

看 ， 大船正在过江 ，



脚下风平浪静 。

他说 ， 在车里面 ， 感觉不到船在动 。 可是透过车窗 ， 你会

看到河面很宽 ， 岸⋯ ⋯

他突然不说了 。 这是回为 ， 乘务员来查票了 。 他脸L闪

过紧张的神情 ， 低声对我说 ， 等会查票 ， 帮我个忙吧 。

怎么 了 ？

我没买票 。 我俩用
一

张票行不行 ？

那怎么行 ？ 他查完了要在上面画 的 。

不是那样⋯⋯我们到厕所去 。 他要敲门 的话 ， 就把票递

出去 。 他肯定想不到里面有两个人 。 要是他不敲门就⋯⋯他

做出
一

个表倩 ， 应该是表示
‘

更不用怕
”
一

类意思 。

试试看吧 。 吃人家的嘴软 。 我们拨开人群 ， 他在前 ， 我在

后 。 厕所里有人 。 踏起脚尖 ， 可以看见乘务员 己经到达车厢

中央 ， 离我所在的位 于仅仅两步之遥了 。

“

二流于
’

财门
一

顿

猛捶 ， 门里的人大声吼道 ， 敲什么敲 。 乘务 员越来越近 ， 如果

不是他太胖 ， 他甚至 己经站在我胸前 了 ⋯⋯
“
二流子

”

抓住

门把手 ， 像掉进水里的飞机旅客
一

样 ， 死命吐当吐当地晃

动 。

门
一

开 ，

一

股臭味飞扑过来 。 火车L的厕所的臭味 ， 就

像泡泡糖吹出 的大泡泡 ， 突然破 了 ， 全罩在脸上 。 二流于让

我先进去 ， 我只好先进去 了 。 小窗户 开着 ， 热乎乎的风灌进

来 ， 我们磕磕碰碰的 。

一

男
一

女同时L厕所 ， 别 的人都很奇怪 。 我只是觉得

臭 ， 臭不可闻 ， 皱着鼻于 。 这个样子
一

定很难看 ， 但幸好二流

于早 己转过脸去 ， 不和我对视 。 他的双手紧紧抓住 门把 ，

一

点也不乱动 ， 我不用担心他碰到我这里或者那里⋯⋯乘务



员果然来敲门 了 。 我把票给他 。 他又要给我 。 我再给他 。 两

个人龄牙咧嘴的 ， 谁也听不清谁 ， 但是谁都知道对方在说什

么 。 争了
一

阵 ， 他咬住我耳朵说 ， 女的 比较好 ， 不会被怀疑云

云 。 说实话 ， 他说话的气流让我很痒 ， 我恨不得
一

把推开他

的猪头 。

因为一些可以想到的原因 ， 他乐意帮我打开水 ， 挤开人

群 ， 扔垃圾 。 像一

匹小马 。 什么也不需要干的时候 ， 他问我想

不想听
一

件有关年轻人的事情 。 他很多次说到
一

个地方 ， 却

又声明从来没有去过 。 他说他毕业后打算去那里做木材生

意 。 他说了
一

路 ， 我以
一

个编辑的敏感 ， 建议他写出来 ， 写成

一

本小说 ， 这就是你将要看到的 。 他所强调 的地方 ， 也将在

小说里频繁地出现 。

1999 年 ， 我本来应该呆在监狱里 ， 命运却安排我坐在南

下的火车上 ， 看着车厢尽头
一

张 6 月 份的招贴画 。

一

个警

察 ， 别着手枪 ， 对全车厢的乘客敬礼 ， 心脏的位置被挂破了

一

个洞 。 文字说明是 ：

“

警民同心 ， 打击犯罪 ！
”

。 我嘴角浮

现
一丝死里逃生的笑意 ， 转头看着窗外 。

窗外是情晨 ， 雾气迷蒙 ， 我看不见平原 ， 只看见 了 平原

上的雾 。 但是我不用看也知道 ， 那是收割过的荒凉的麦 田 。

以前 ， 它是金色的 。 再以前 ， 它是绿色的 。 现在 ， 它距离哪种

颜色都很远 。

广播里放完了宋祖英 。 放完了
“

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



肉体
”

。 澳门要回归 了啊 。 第三位是英国 乡村歌曲 ，

一

个声音

唱道 ：

“

躺在金色的麦 田里⋯⋯
”

这个歌手在扯蛋 ， 没有人能

躺在金色的麦 田 里 。 俗话说 ， 针尖对麦芒 ， 敢情洋鬼子 的皮

肤粗糙到针都刺不穿 。

回想 4 年前 ， 绿皮火车
－

路南下 ， 我不知道我是上在结

束
一

段倒霉的生活 ， 还是正在开始另
一

段倒霉的生活 。 窗外

越来越亮 ， 又越来越黑 。 我趴在桌子 ＿L睡 。 醒的时候 ， 两颗门

牙酸痛不 己 ， 已经松动 。 我不是被狱卒喝醒的 。 我是尿憋醒

的 。 在南下的火车上 ， 我环顾四周 ， 看哪里方便排泄 。 火车很

挤 ， 空中横七竖八 ， 站立的人身 于直着 ， 脑袋茸拉 ， 活像 吊颈

而死 ， 只差舌头没伸 出来 ： 地L则七零八落 ，

-－

双腿在某人

胯下 ， 头和身 于却不见踪影 ， 满地都是这种钻到座位下睡觉

的支离破碎的身体 。 离鸡叫天明还有两个多小时 ， 没有开路

餐车 ， 也不能下车 。 这该死的尿 。

小心地把屁股抽 出来 ， 爬b椅于靠背 的顶端 ， 双手如弯

月 铁钩 ， 紧紧抓住行李架上的钢管 。 我学习 猿猴跳跃 ， 动作

非常之轻 。 对我而言这只是儿戏 ， 在儿童时期我能爬到槐树

的巅峰 ， 再从距离树干最远的树枝 ＿k滑下 ， 手心两只黄鹏 。

我惟
一

担心的是 ， 当我从
一

个座位跳到另
一个座位时 ， 鞋上

泥沙俱下 ， 会不会撒进男人的眼睛 ， 女人的胸 曰 。 这些都是

人类敏感之处 ， 只要有
一个人被我惊醒 ， 我就可能被呵斥 ，

还可能被当成拆行李的小偷 。 那时 ， 人们会把我拎起来 ， 放

到
一

个没有厕所的地方 ， 盘 问拷打 。 那样
一

来 ， 我的膀眺就

破了 。

实际上 ， 我的膀眺从来都没有破过 ， 而且工作状态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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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 ， 到 了 该撒尿的时候 ， 就喷出 一

股液态的热情 。 有
～

年夏

天 ， 何土进在河里洗澡 ， 坐在桥墩上 ， 眯缝着眼睛看上游黄

黄的太阳 。 看了
～

会儿 ， 太上竟然渐渐沥沥下起了 雨 ， 何很

奇怪 。 但是等他看见我的时候 ， 他就不再奇怪 ， 而是火 冒三

丈 。 你知道吗 ？ 那
～

阵雨 ， 来 自 我的膀肮⋯⋯他跳起来打我 ，

却怎么也追不上我⋯ ⋯

我们从 白 山村边缘跑到槐树林的 中央 ， 最后来到 了 白

山小学操场 。 全村的小孩都在那里玩转陀螺 。 何上进不顾我

在众人面前出丑的事实 ， 将我按倒在地 ，

一

顿痛打 。 我脸贴

着地面 ， 呼呼地喘气 ， 吹起小股的尘土 。 我全身扭动 ， 想要将

他掀翻 。 骑在他背上 ， 左手按住他的脖子 ， 让他的脸贴着黄

土 。 不过主要还是他抓住我长度适中 的头发 ， 把我的头往地

上捶 。 虽然黄土不如水泥硬 ， 但是不可否认我的头还是很

晕 ， 很痛 。

按理 ， 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我爸爸 ， 让他把何上进打上

一顿 ， 给我出气 。 但是何上进打完我之后 ， 还大声地宣布 ， 我

是个软蛋 。 他说我怕他 ， 他说 ， 我力气很小 。 这也未免太欺负

人 了 。 你想想 ， 要是这时我把老爸搬来 ， 他们不就会笑死了

吗不笑死才怪 。 于是我对何上进说 ， 谁怕你 ？ 谁力气小 ？ 你

让我压在地上试
一

下 ？

何上进说 ， 反正你是软蛋 。 打架不行就别打嘛 ， 没谁逼

你 ， 是不是 ？

我说 ， 我操你妈 。

何上进指着我说 ， 你再骂
一句 。

我操你妈⋯⋯我实现了他的愿望 。

何上进飞过来 ， 中途被
一个年龄稍大的小孩抱住 了 。 看



把戏的人起起哄来 ， 打什么打 ， 扳手腕 ！ 看谁力气大 。

谁都知道我力气 比何上进小 。 他比我大 ， 比我高 ， 比我

壮 。 我的笑话他是看定了 。

何上进飞快地说 ， 扳就扳 ， 操你妈的看你服不服气 。

我也说 ， 扳就扳 。 不过要用左手 。 刚才我右手被他威了

一

下 。

随便你 。

你知道吗 ？ 我赢了 。 竟然是 。 你可能不相信 ， 但是如果

我告诉你我是左撇子 ， 你就不会怀疑了 。 我左手比右手力气

大很多 ， 而何上进右手 比左手力气小很多 ⋯⋯后来我学了

一篇叫 《 田 忌赛马》 的课文 ， 才知道这个方法在两千多年前

就有人使用过了 。

我不想告诉我爸这件事还有
一

个原因�D�D他
一直看不

起我 。 每当我哭哭啼啼 ， 告诉他有人打我 ， 他就说 ， 活该 ！ 哭

哭啼啼 ， 没有出息 ！ 打不过别人你哭什么哭 ？ ！ 既然如此 ， 我

就算被人打死也没必要对他说了 。

我只告诉我妈 。 可是我妈总是摸摸我的脸说 ， 以后少跟

他们玩 。 不跟他们玩 ， 不就没人打你了 吗 ？

她也几乎从来不跟人说话 。 除了 隔壁的莲姑婆婆 。 那个

女人九十多岁 了 ， 总是对我妈说 ， 她儿子打她⋯⋯她儿于打

她⋯⋯我妈那时就不再是我妈 ， 变成了她妈 。

每天早上 ， 我妈就把我从被窝里轰 出 来 ， 叫 我去放羊 。

把我爸轰出来 ， 让他去装苹果车 。 她在灶房里做饭 。 她不吃

面 ， 不吃包子�D�D面粉做的 ， 她
一

概深恶痛绝 。 她只吃米饭 。



吃完了 米饭 ， 在运送苹果的路上 ， 他们会看到太阳升起 。 我

在放羊 。

有时候她让老爸一

个人去卖苹果 ， 自 己在家里种菜 。 春

天种四季豆 、 亘豆 、 黄瓜 、 南瓜 、 冬瓜⋯ ⋯秋天种 白菜 、 萝 卜

士豆⋯ ⋯全部种在房子旁边的小菜园里 ， 四季豆三根 ， 辣椒

五株⋯ ’ ? ?

那块地很小 ， 害虫都没地方交配 。 她从来不种麦子 ， 这

不是因为她不爱吃面粉 ， 而是因 为她没有地 。

他们是 白 山村的人 ， 但是他们没有地 。 因为他们是后来

迁到这里来的 ， 那座房于和那片菜园 ， 是莲姑婆婆
一

时冲

动 ， 送给他们的 。

跳回座位 ， 我将屁股重新插回去 ， 看 了 看窗外 。 空气渐

渐明亮 ， 越来越多的森林使我想起我要去的地方 。 那是
一

个

完全陌生的 山 区丛林 ， 丛林里有
～个山村 ， 村里的人我

一

个

也不认识 ， 但是他们都认识沈 田玉 。 按照现成的说法 ， 那是

沈 田王的
“

故乡
”

。

话说沈 田 玉在湖南省西部
一

片深 山 里长成
－ 个青年 。

湘西多土匪 ， 这有电影猢西剿 匪记》 为证 。 但沈田玉
－

直耕

樵渔猎 ， 并与
一

个工当妙龄的 女性 ， 照 当地的 习 惯 ， 夜夜在

竹林幽会 。

有
一

天 ， 别人告诉他 ， 该女性同 时也亲近另
一

个青年 。



又
一

大 ，

一

个人对他说 ， 甚至不止
一

个 。 据说 ， 女人和男人做

爱 ， 在人类发展史上 ， 是
一

件非常重要也非常平常 的事 。 但

很明显 ， 这种事降临到具体的男人或女人身上 ，

一

旦发生错

乱 ， 当事人就可能萌生
“

死了算了
’

伽想法 。 又据说 ， 湘西边

民剽悍野蛮 ， 虽然 自 己不想活 ， 但首先要 出掉心中那 曰 恶

气 。 比如把对方切碎 ， 把尸体喂狗 。

在没有听说这堆谣言之前 ， 沈 田玉背上整天背着
一

把

上铣 。 筒子又长又粗 ， 把托乌黑发亮 ， 枪膛里上满了铁砂 ， 无

论什么 凶猛动物都不想挨上一

铣 。 至于他的刀 ， 清看他腰上

的草绳 ， 请看草绳紧系的蜡木刀盒 。 蜡树木质细腻 ， 像女童

小腹那么光滑 。 刀盒平时捆在他的腰上 ， 睡觉时挂在墙上 ，

做爱时扔到附近的草地 、 低矮的灌木里 。 听到足够的谣言之

后 ， 他穿上几乎从未穿过的汗衫 ， 全副武装 ， 既像剿 匪的 ， 又

像被剿的 。 他就那样 ， 腰土别着刀 ， 肩上扛着铣 ， 走过了他家

和谣传中 的青年的竹楼之间 的丛林野路 。 山路婉蜒翻滚 ， 他

一

会儿就到 了 。 他也不哼
一

声 ，

一

脚把门湍开 ， 径直冲进去 ，

砰地开了
一

铣 。 又跨步上前 ，

一

刀切下 了人头 。

切完了 头 ， 他又觉得活着不容易 ， 死 了 可惜 了 。 于是发

足狂奔 ， 像被猎狗追赶的野兔 。 腰上别刀 ， 左手提枪 ， 手臂和

胸前血迹斑斑 。 由于当时是夏天 ， 东南风向他迎面吹来 。

死人 的 亲戚和朋友 （ 以下简称
“

家属 勺 立即 展开 了 搜

捕 ， 比任何
一

次围猎都更加壮观 。 还有人报告 了 公安局 ， 杀

好了鸡 ， 粥也架上灶了 ， 只等穿制服的人进村 。

据沈田 玉 自 己说 ， 他来不及跑多远 ， 他就躲在竹楼右侧

的茅房里 ， 左手抓紧刀柄 ， 手心里满是汗水 ， 牢牢蹲在粪桶

上空纹丝不动 。 东南风扇动遮挡茅厕的塑料纸 ， 他就以为是



人在拨弄 。

躲过了这一

劫 ，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好办得多 ， 也单调无

趣得多 ： 他连夜翻过山岭 ， 到达百里之外的周元煤矿 。 他改

名换姓 ， 下井拖煤度 日 ， 偶尔贩卖西瓜 。 他以为
一

切经过时

光流失逐渐风平浪静 。 他没有想到 ， 四年后 的
一

天 ，

～

个拖

拉机司机 ， 去周元煤矿拉煤 ， 看见了他 。 司 机把这消息给了

“

家属
”

， 获钱
一

百块 。

得此密信之后 ，

“

家属
”

立即 召 集人马 ， 准备捉他归案 ，

枪毙他 。 可是故事在这里发生了转折 ， 前面说到的那位妙龄

姑娘 ， 竟然也听到 了这么机密 的消 息 ， 而且 ， 也给 了 那个司

机
～

百块 。 就在
“

家属
”

密谋杀害她老情人的过程中 ， 天上下

起了夏天才会有的大雨 。 她带h一个 4 岁 小儿 ， 经过
一

片扬

花的稻 田 ， 脱掉凉鞋 ， 持起裤腿 ， 过了浑浊的小溪 。 在毛马路

上 ， 雨水砸出泥窝 ， 她听到后面
一

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

来 。 她把儿子拉到马路中 间 ， 直直站在那儿 ， 分毫不动 。 司机

只好踩刹机 ， 停车 ， 井且让她坐在 自 己身边 。 雨水浇湿了她

所有衣衫 。 路很滑 ， 司机吃力地手把方 向盘 、 刹车 、 挂刹 、 换

挡 。 雨很大 ， 他像杀猪
一

样号叫 ， 问身边的人要车费 。 如果他

不号叫 ， 对方一个字都听不到 。 而这样
一

叫 ， 他还可 以趁机

扭头 ， 偷看女人身上柔软透明的起伏 。

那辆雨中 的拖拉机改变了 该女人 、 女人的小孩以及她

意欲通风报信的那个人的命运 ， 却将
“

家属
”

重新燃起的一

线复仇火焰
“

呼
”

地吹灭 ， 还害得人家花了 很多车费 ， 请公安

吃了几十只鸡⋯⋯

我想谁都可以猜出来了 ： 1985 年 ， 女人跑到男人那里 ，



说她救 了他的命 ， 从此 以后他要带她走 。 最后竟然说 ， 小屁

孩是男人的儿子 。 1985 年 ， 沈田玉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亲于鉴

定 、DNA 检测 ， 只知道
“

滴血相融
”

， 可是女人不给他机会

“

滴血相融
”

。 所以 ， 我和沈田玉的父子关系就 由
～

个少妇的

一

面之词确立下来 ，

一直到了今天 。

也就是说 ， 我妈把我硬塞给了
一

个不那么想要我的人 ，

一

直到 了今天 。 在这种情形下 ， 不光沈 田玉怀疑我不是他儿

子 ， 我也怀疑他不是我爸 。 甚至很多小孩也跟着瞎起哄 ， 背

地里 叫我
“

野种
”

， 偶尔还当面叫来叫去 。 而他们打我的理

由 ， 也有两条 ，

一

条是我是从外地来的 ， 另 一

条就是我是
一

个
‘

野种
”

。

这样
～

说 ， 就可 以看出我爸看不起我是很正常的 。 但是

别的小孩看不起我却很不正常 。 虽然我可能不是沈田玉的

几于 ， 但是 ， 我肯定是某个人的儿于 ， 他可能死了 ， 也可能只

是不在我身边 。 而村里死了老爸的大有人在 ， 老爸出 门在外

打工的就更多 ， 为什么他们没有被人看不起 ？ 为什么别人安

然无恙 ？ 我在小学的时候 ， 曾调动大部分时间和智力思考这

些问题 ， 却从来没有得到答案 。 后来我上 了初中 ， 学校离家

十里 ， 每天晚上回家 ， 早上上学 ， 就算他们骂我 ， 我也很少有

听见的机会 ， 听到了也没工夫理会 。 昼夜交替 ， 寒暑往来 ， 我

还有点想念小时候那些玩伴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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